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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 新兴产业既是全球发展的共同热点，又在各区域呈集群式发展态势。本文在界定新兴产
业内涵的基础上，追踪新兴产业的全球发展最新近况，并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两个方
面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总结。 
 
关键词: 新兴产业 全球发展 文献综述 
后金融危机时代，为摆脱金融危机重振经济增长，发展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，特别是
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，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。然而，新兴
产业的发展，由于尚处幼稚阶段，存在种种不足，各国实务部门出台了种种战略和支持政策，
学者们也对此做了诸多研究，本文就最近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成果做一梳理，指出进一步研究
的方向。 
 
 
Ⅰ. 新兴产业内涵、作用和意义 
 
1. 新兴产业的内涵 
新兴产业的界定不一而足，如新兴
(emerging)，初生(infant)和 incubation，都是指
产业发展的早期和成长阶段，需要精心培育方
达繁荣昌盛。对于新兴产业的内涵主要有三类
看法： 
一种是指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但对欠
发达国家而言却是生产、管理专业技术都较新
的新兴产业。大量文献从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
视角探讨欠发达国家是否应该保护新兴产业使
其能够参与国际竞争。古典新兴产业理论 
(Hamilton 1791;List 1904; Mill 1909) 认为，初
生产业扶植的目的是帮助欠发达国家的新企业
去获得生产、管理及其他专业技术以便使其能
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。近年来的文献大多 
认同保护是必要的，并运用正式模型来说
明何种保护（配额、关税或补贴）达到了最佳
效果(Dellas et al. , 2007; Melizt, 2005; 
Kaneda,2003)。 
二是运用新技术改造融合传统产业的新产
业。辜胜阻等(2001)提出在工业化未完成的阶
段，需要把传统产业高新化放在发展首位[1]。
厉以宁(2005)认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应与传
统产业相结合，否则双方的发展都会很有限[2]。
熊勇清和曾丹(2011)认为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
上，升级转型并激发培育新兴产业是战略性新
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一大主要途径[3]。Sarah 
Lubik 等人(2013)也指出，新兴产业既可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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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技术，也可以是有可能破坏现有价值链以
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新技术[4]。 
三是从全球大趋势看，认为新兴产业是完全原
生性的，发展前景较好的新产业。如经合组织
（OECD2009）把生物经济、绿色增长战略产
业和知识经济(知识、信息和高技术制造业，以
识 务业 险 讯及知 密集型服 ，如金融保 通 教育和
健康产业) 视为新兴产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务院(2010)界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
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，对经济社会全
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，知识技
术密集、物质资源消耗少、成长潜力大、综合
效益好的产业[5]。本文从全球和区域集聚视角
出发描述这一类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。 
 
2．新兴产业的作用和意义 
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
趋向的重要力量，是世界主要国家抢占经济和
科技发展新高地的重大战略。世界经济社会发
展的历史证明，新兴产业的每一次成长都是新
兴科技、新兴工业和服务业的高度融合，并迅
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推动经济摆脱危机，
走向繁荣。 
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和意义，中华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(2010)概括了如下三点，一
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助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
长点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，更好地满足人们
物质文化需求，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
社会建设。因而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
产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
必然选择。二是有利于通过创新驱动和辐射带
动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有利于提升产业
层次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、高起点建设现代产
业体系，因而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
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
变的重大举措。三是当今时代，全球经济竞争
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，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
的革命性突破，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紧推动新
兴产业快速发展。因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
新兴产业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、掌握发展主
动权的迫切需要。可以说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
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
战略意义。[6] 
 
Ⅱ. 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、重点领域
和支持政策 
 
1. 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
2009 年，美、英、日、韩等国不约而同地出台
了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² ,2010 年 7 月，德国
通过 2020 年高科技战略，同年 10 月，中国决
定“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”，六国都把
节能环保、生物工程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一
代信息技术等列为本国或地区优先发展产业。
同时根据各自的基础、现状、特色和优势，各
国亦有所侧重。如美国、中国、日本均重视汽
车产业特别是环保汽车发展，德国和韩国在新
增长领域和绿色创新领域培育投资。日本、德
国和意大利更为重视医疗保健和人口老龄化产
业（见图 1）。法国制定了重塑产业竞争力未
来计划，在创新、产业工程项目、金融支持和
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加大投资力度，形成了法国
国家创新体系。此外，巴西、印度、智利、阿
根廷、哥伦比亚、越南等创新追随国家也纷纷
制定国家创新战略，致力于改善商务环境和向
价值链高端移动以赢得竞争优势，提升经济发
展水平。 
   
图 1 美、德、日、英、中、韩六国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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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各国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政策 
（1）供给导向创新政策 
范围更广的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。除了支
持纳米技术、生物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(ICT)
等原生性的新兴产业外，许多 OECD 国家也强
调对战略技术或战略部门的创新支持，其中包
括传统部门(如农业)和服务业。如日本早在
1990 年代就提出发展第四、第五和第六产业³ ,
现在提出发展第 6.5 产业，韩国大力支持知识
服务业，英国政府扶持创意产业等等。荷兰的
新产业政策和顶尖部门政策，巴西的骨干计划，
中国的“十二五”科技发展规划和土耳其的产
业战略文本和行动方案均划定了战略部门。 
稳定上升的 R＆D 支出。尽管由于经济放
缓和金融冰冻等原因，政府在 R&D 的预算拨
款或支出在半数 OECD 国家中保持稳定。整个
OECD国家R＆D预算支出占GDP份额从2005
年的 0.78%上升到 2009 的 0.82%⁴ 。 
（2）强调需求层面的创新政策 
尽管为保持长期的创新能力，实施供给导向
创新政策非常必要，但仍需要关注需求政策。
有些国家将 STI 战略扩展到需求创新和创新扩
散政策。如芬兰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与创新政策
指导包括了对需求层面方法的规定。然而，如
何将需求与供给层面的创新政策紧密联结仍是
一大挑战，特别是如何进行测评存在较大困难。
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各国也出台 STI 战略以
提高社会凝聚力。如波兰的国家凝聚力战略，
爱尔兰的科技创新战略，葡萄牙的国家战略参
考框架(目标是创造、可持续和重建社会凝聚力) 
等政策。 
 
图2 政府R＆D支出和预算拨款占GDP比重,2008和2011 
 Source: OECD,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
Statistics (RDS) Database, March2012. 
(3)改进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支持 
科学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和知识的重
要源泉，科技领导的国家如法国、瑞士和英国
在基础研究方面保持着其领导地位。缺少基础
或转型国家如捷克、波兰通过向大学下放更多
自主权来分配筹集公共资金，继续深化研究体
系改革。荷兰、日本、英国和美国都重点集中
在通过评价、评估并改进优先设定原则来提高
公共研究的影响力和产出。还有强大的推力来
加快转移、应用和公共研究成果的商业化，如
改进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，增
加公共资金研究数据库的进入许可等。 
 
图 3 各国 2012 年基础研究强度和 R＆D 支出目标的差距 
Note: Countries are ranked by descending order 
of national R&D spending targets and b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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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scending order of GERD intensity in2010 (or 
latest available year). For countries that adopted a 
range of target values, the minimum threshold is 
used in the ranking.  
Source: Country responses to the OECD Science, 
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policy 
questionnaires2010 and2012. 
 
Ⅲ. 新兴产业研究进展 
1. 新兴产业研究 
(1)分类、方法和选择基准研究 
 Natoshi Osada（2005，2006）将新兴产业
按合资和中小企业类型分为 12 个领域。剑桥学
者赫费南(Heffernan,2008)等从商业发展的角度
出发，侧重从创意到产品(Idea-to-product)的转
化过程，对新兴产业的特征、发展路径和动态
演进系统 [7]。案例研究被作为研究复杂的新兴
产业所采用的一种合适的方法(Boschma and 
Frenken, 2009: 156)。学者们通常选取某个国家
的某一领域开展研究，集中在绿色和技术密集
型的领域，如生物能源、绿色技术、风能、生
物医药、保健食品、水产养殖、旅游、音像游
戏等。 
Andrea Bassanin 和 Stafano Scarpetta(2002) 
为 OECD 国家，Christopher Kask 和 Edward 
Sieber(2002)为美国制造业提出了战略性主导
产业的选择基准。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 (2010)
认为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须把握好产业发展
规律、科技超前部署规律、新兴产业发展规律、
政策引领和推动作用规律、人才聚集和成长规
律[8]。朱瑞博(2010)认为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
要以体制改革为主线，以抢占战略性新兴主导
产业制高点为重点，以提升重点产业技术竞争
力为目标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，加强企业研发
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建设，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
服务平台建设[9]。 
(2)影响因素和贡献研究 
学者们关注培育孵化新兴产业的制度环境
特点，强调创新企业、相关集群和制度支持网
络的共同演进以及政府如何培育或可能阻碍发
展(Avnimelch and Teubal 2008;Caniels and 
Romijn, 2008;Garnseyand Leong, 
2008;Rodriguez-Clare, 2007and Hansen, Jensen 
and Madsen,2003) 。中国学者对国外新兴产业
的发展经验进行的借鉴研究可以概括为：符合
本国经济发展水平，依照市场需求选择重点产
业和优先发展领域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、掌握
核心技术；良好的资金政策支撑环境(赵刚，
2010；姜江，2010；陈文锋、刘薇，2010；文
骐、童舒静，2011)。 
尽管新兴产业不能带来即时的经济贡献，
但长期看研发和创新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
的。Romer (1986,1987,1990) ,Lucas(1988)提出
新经济增长理论，Grossman and 
Helpman(1991)，Aghion and Howitt(1992，1998)
做了完善，论证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
的贡献。最近，Bulent Guloglu 和 R. Baris 
Tekin(2012)研究了OECD的高收入国家中研发
支出、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[10]，发现技
术创新、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多重互动关系，
表明“技术推动”和“需求拉动”的重要性。 
(3)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研究 
市场需求是拉动产业升级换代、催生新兴
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。相对于技术创新和
产业发展的研究，市场需求对于新兴产业的作
用研究较少。对于市场需求的研究大致有两类： 
一是特别强调市场需求的重要地位：施莫
克勒(1966)认为一切技术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
都是由市场需求引导的。迈尔斯和马奎斯 1969
年对 5 个产业 567 个创新样本做了问卷调查，
发现 75%的被调查者均认为，需求是激发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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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活动的最主要因素[11]。Acemoglu 和 Linn
证实医药行业的预计市场规模对远期创新投入
影响显著[12]。杨以文和郑江淮等(2011,2012)
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设计是否符合国际
市场需求，将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
和发展路径，并以长三角企业为例论证战略性
新兴产业会受到市场需求和渠道商控制等因素
的影响[13]。Toby Harfield(1999)研究表明在新
兴产业出现的过程中，市场竞争规律要比政府
鼓励措施更重要。Nicole Pohl(2005)发现日本产
业振兴合作组织(IRCJ)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一
种半公开组织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，政府的作
用机制和干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改进。[14]  
二是认为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地位都很重
要。兰格里希(1972)综合因素模型认为市场需
求和技术创新机会同等重要。莫厄里
(D.Mowery)和罗森堡(N Rosenberg)均认为，无
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市场需求，都不可能是产业
形成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，而是二者共同发挥
作用。[15]多数学者认为，市场竞争选择与政府
扶持共同作用将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
(Mansfield & Aeademie,1991; Joesph 
&Giaealone,2001)。刘险峰(2011)认为发展战略
性新兴产业，还要重视需求激励政策的应用，
需要政府通过调整、优化、创造、管理社会需
求来促进产业发展[16]。 
(4)中国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发展环境和问
题 
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
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进行提炼和升华后提出
的新概念。中国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面临三大
背景：一是全球性主导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
替处于青黄不接的断裂期，旧有核心技术的创
新潜力逐步耗尽，新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
正在酝酿和培育[17]（佩雷斯 2002）。二是为维
持技术领先优势与利益，发达国家利用专利技
术和标准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遏制，迫使
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行自主创新。三
是长期以来“市场换技术”的策略并未换回核
心技术[18]，延误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越
式发展。 
目前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三大
突出问题：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，缺乏必需
的前瞻性技术储备，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。二
是财政、税收、金融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政府采
购、人才培养与使用等存在制度性缺陷。三是，
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面临着地方恶性竞争问
题，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投资拉动和 GDP“升
级”，各地出现了盲目跟风、重复建设和政策
雷同[19](沈刚,2010；郭连强,2011；刘洪昌,2011)。
这种盲目性源于地方政府在谋划“战略性新兴
产业”时，忽略了科技创新导向特征，简单套
用传统产业发展模式，很容易跌入“惯性陷阱”
[20](孙智君、王文君,2010)。 
(5)新兴产业的区域化发展研究 
Maryann P.Feldman（2010）研究发现，战
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产业地理布局的影响较
大。关于新兴产业的区域发展研究更多集中在
中国，学者们非常关注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
级和转型问题。柳卸林和陈傲(2012)主编的《中
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11》，综合研究区域创
新体系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[21]。祝尔
娟、王天伟和陈安国(2011)侧重研究“十二五”
时期京津冀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、
趋势与升级问题[22]。吴金明(2011)以失衡、转
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题，研究长株潭城市群
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[23]。刘嘉宁(2011)
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
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，耦合点包括科技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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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等[24]。邓龙安和刘文
军(2011)认为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，区域战略
性新兴产业必须进行模块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
品创新管理、模块网络的组织创新管理和综合
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[25]。 
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上，中国学
者一致认可高新区、特别是国家高新区的重要
性。高新区在产业集群、技术转移、企业孵化、
创新服务环境、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具
有优势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大引擎和
重要载体(杜占元，2009；王德禄，2010；王晓
阳，2010；凌捷、苏睿，2010)。 
 
2.新兴集群研究 
(1)概念及分类研究 
菲舍尔(Feser,2000)等依集群三维度(时间、
联系、地理)将集群分为现有集群、新兴集群、
潜在集群和技术集群[26]。 
(2)发展要素研究 
奎特(Quandt,1997)围绕新兴高科技产业集
群的发展要素，即国家和地区环境、高科技企
业、支撑机构、本地联系、竞争联系和政府政
策等，研究了巴西堪培拉新兴高科技产业集群
[27]。 
 (3)发展路径研究 
马丁(Martin,2003)认为新兴集群的发展路
径有三：基于新技术嵌入特定地区；生产研发
重组激发地区经济重组；整合现有技术为新产
业提供发展基础[28]。瑟尔维(Solvell,2003)等提
出集群原动力概念（由目标、设定和过程三部
分构成），研究如何推动尚不够完善的产业集
群[29]。布雷茨曼(Breitzman,2007)等识别并研究
了美国 2002~2006 年发展最快的前 50 位新兴
产业集群[30]。 
(4)不同类型新兴产业集群的研究 
波特(Porter,2008)分析了澳大利亚新能源
产业集群从 1949~2007 年的发展情况[31]。克里
波(Steven Klepper,2010)研究了硅谷电子和底
特律汽车产业集群的初创与成长过程[32]。利费
夫(Lefèvre,2004)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新
材料产业集群，指出其发展因素包括知识转移、
充足供应、公共资金支持、基础设施发展、特
定服务和技术集群[33]。 
(5)智力资本在技术集群和区域发展中的
重要性研究 
(Morrison,2008)发现地方性产业区的集
群，拥有专门收集知识的各类社会观察员网络，
比其他区域更富内在活力[34]。Camagni(2008)
认为地域资本包括制度因素（稳定的企业间关
系网络等）、智力资本、社会资本（合作精神
与互惠）和政治资本（集体行动能力），能够
提升区域整体潜力[35]。(Batabyal and 
Nijkamp2010)构建的两部门区域经济理论模型
表明，运用创意资本生产可贸易的知识产品部
门拥有较高生产率[36]。 
Barak S. Aharonson, Joel A.C. Baum, Anne 
Plunket(2008)将加拿大的生物技术集群分为创
造型和非创造型区位，创造型区位集中在温哥
华、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三个大都市区，拥有
技术核心和更大的智力规模，强调 R＆D 投资
与公私协作[37]。Frank J. Calzonetti, Diane M. 
Miller, Neil Reid(2012)等研究了多伦多的案例
发现，大学有助于推动技术密集型集群的生成，
还有助于提升技术有限型集群的管理水平，进
而推动本地经济发展[38]。 
(6)中国学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
区域发展研究 
中国国内学者认为，能否在特定区域成功形成
产业集群，是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能否取
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张世如(20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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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收益变迁为基点探讨集群形成机制，提出从
规则、制度、机制方面改进企业知识共享、区
域资源环境、资本融通和风险保障问题，培育
战略性新兴产业[39]。邹辉霞、姜棱炜(2011)从
复杂科学管理(CSM)整合论的视角，指出战略
性新兴产业要通过产业内、产业间的互动方能
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，而产业集群是最直接、
最有效的互动形式[40]。在熊勇清和李世才(2010)
所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评
价模型中，产业空间布局的耦合形式主要表现
为产业集群[41]。刘志阳等(2010，2011)阐释了
集群特征、培育模式、创业扩散机理[42]，李扬、
沈志渔(2010)论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创
新发展规律[43]。 
 
Ⅳ. 结语 
 
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
理论基础薄弱。欧阳峣、生延超(2010)认为，
现有研究大都过于宏观，缺乏机制机理的微观
基础分析。往往直接借用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
选择标准，去选择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忽略
区域的空间特性、产业基础、资源禀赋等因素
[44]。二是产业选择方法模型欠缺，忽视战略性
新兴产业的区域空间特征。国内有关区域战略
产业选择的模型，主要从静态角度考察，未能
真正区分战略产业与支柱产业、主导产业、新
兴产业的差异。张海莹、戴卫华和李国平(2011)
从动态视角，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波士顿矩阵模
型，研究区域战略产业选择问题[45]，郝明丽
(2011)运用层次分析法，赵西君(2011)以北京昌
平区为例，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，均忽视
了区域的空间性。三是培育模式选择不甚清晰。
从技术角度看，可供选择的培育模式有：传统
产业改造和升级模式，核心技术拉伸和带动模
式，先进技术引进、吸收和再创新模式，各地
区首先应在最有基础、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率
先突破(郭连强，2011)[46]。从主体角度看，有
政府主导型、市场推进型、政府与市场共推型
(王大明，2011)[47]。四是对于市场需求和成长
动力及机制分析不足。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技术
和产业成长视角，对于市场需求的培育、市场
需求促进新兴产业成长，以及市场需求与技术
创新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等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
较少。 
综合国内外理论和实践可见，无论是技术
密集型，还是技术有限型，产业集群都是推动
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最有效形式。各
区域、各地方应立足本地实际，注重积累根植
性强的地域资本（强化企业间关系网络、智力
资本、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能力），尽快提升
区域整体潜力，促进互利共生型产业集群的健
康成长，以便更有利地选择、培育和发展战略
性新兴产业。 
 
 
注释＊ 
 
1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，愛知大学中
国交換研究員 
2 参见《美国创新战略：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
优良的工作机会》, 2009.6.《重整美国制造业框
架》,2009.12. 《构筑英国的未来》2009.6.《面
向光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》,2009.12.韩国《新
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》,2009.1. 
3 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，即不仅种植农作物(第一
产业)，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(第二产业)与销售
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(第三产业)，以获得更多
的增值价值，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
光明前景。因为按行业分类，农林水产业属于
第一产业，加工制造业则是第二产业，销售、
服务等为第三产业。“1+2+3”等于 6，“1×2×3”
也等于 6。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 
4 来源：经合组织 2012 年科学技术及工业展
望,P14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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